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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阿拉伯语景观调查研究
许文强　 柴改英

摘　 要： 考察浙江义乌市阿拉伯移民主要聚居区 “异国风情街” 阿拉伯语景观使用现状， 并深入探究

不同群体对该地阿拉伯语景观的认知。 研究结果显示： 阿拉伯语作为强势外来语在该地公共空间具有较强

的活力， 但阿拉伯语景观对不同群体的意义和发挥的功能并不一致。 对阿拉伯群体来说， 阿拉伯语景观是

获取信息、 争取语言权利和凸显民族身份的重要工具； 对顾客为阿拉伯群体的中国商人来说， 阿拉伯语是

迎合目标顾客的语言偏好、 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对于游客群体来说， 阿拉伯语景观主要在旅游场景

中承担异域文化的象征符号， 是增进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 对城市规划部门来说， 阿拉伯语景观是打造城

市形象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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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语言景观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指的是某个地区公共道路标志、 广告牌、 街道名称、 地名、 商铺招

牌、 政府大楼等各种公共标志上的语言结合共同形成的语言外观， 一般同时发挥两种功能： 信息功能

和象征功能。［１］前者指语言标牌的字面内容能够向读者传递信息， 体现交际意图， 具有实用功能； 后者

则比较隐蔽， 指语言景观能够反映语言的活力、 使用族群相对应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语言景观研究是

一种解决多语环境下不同语言活力问题的宏观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论， 语言政策和规划、 语言权势地位、
多语现象、 少数民族语言现状都是其热点课题，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引起普遍关注。［２－８］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目前在国内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形成了一

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国人集聚区， 例如北京的 “韩国城”、 广州的 “非洲街” 和浙江义乌的 “异国风

情街”。 这种外来移民聚集区语言接触频繁， 在影响本地社会语言文化实践的同时， 有的也受当地政府

规划影响成为独特的旅游目的地， 吸引更多的外部游客前来参观， 形成 “动态的多语拼盘” ［９］ ， 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语言环境中， 强势外来语在本地社会的使用

效果、 当地政府如何规划外来语的地位和功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但是目前国内鲜有此类研究。 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研究将采用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 以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为例， 考察阿拉伯语

景观在当地的使用效果和功能， 希望能为当地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区域简介

义乌市因小商品市场闻名世界， 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支点城市。 据义乌市人民政府数据显示，
由于经贸往来， 义乌市目前汇聚着来自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 ３ 万名常驻外商。① 面对多元化的社会

① 参见义乌市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ｂｏｔ􀆰 ｙｗ􀆰 ｇｏｖ􀆰 ｃｎ ／ ｓｏｕ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ｇｅ ＝ １＆ｖｉｅ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 ＝ ２＆ｄａｔｅＯｒｄｅｒ ＝ １＆ｔｒ ＝ １＆ｄｒ ＝
＆ｆｏｒｍａｔ ＝ １＆ｕｉｄ ＝＆ｒｅ ＝ ２＆ａｌｌ ＝ １＆ｄｅｂｕｇ ＝ １＆ｑ＝ １００％Ｅ５％９Ｂ％ＢＤ％Ｅ５％ＡＥ％Ｂ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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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义乌市政府在调查研究和征求外籍人士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国家客商的饮食习惯、 宗教文

化、 民俗风情， 在义乌市外国客商聚集的主要地区———宾王商贸区开辟了 “异国风情街”， 吸引各国风

味餐馆和娱乐场所进驻这里。 据宾王社区人口统计数据， 该地区有境外常住人员 １３００ 余人， 境外机构

４００ 余家。① 外籍人士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 操阿拉伯语、 英语及其他小语种， 信奉伊斯兰教。 在满足

各国客商的饮食和娱乐需求的同时， “异国风情街” 也吸引着不少国内外游客到此地观光旅游， 目前已

成为义乌市政府着力打造的购物旅游景点。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手机拍照、 随行访谈、 观察和文献搜集等方法获取语料。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我们用手机拍

摄 “异国风情街” ８ 条子街道 （国际商贸区一街至国际商贸区八街） 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公共标牌 （主

要包括路牌、 指示牌、 建筑门牌、 公告牌、 宣传标语、 商铺招牌、 广告牌和海报）， 共获取有效分析单

位 ５７４ 个， 并参考巴克豪斯 （２００７） 所采用的 “个体法”， 将每一个具有明显边框的语言标牌作为一个

完整的分析单位。［１０］除了照片作为数据， 我们还对研究区域的部分店主和游客进行了随机访谈， 访谈对

象包括中国店主 ３ 人 （Ｚ１－Ｚ３）， 阿拉伯店主 ３ 人 （Ａ１－Ａ３）， 中国游客 ４ 人 （Ｙ１－Ｙ４）， 了解他们对于

该地区阿拉伯语景观的看法。 此外， 我们还通过观察、 文献搜集等方法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定位以及

阿拉伯语景观对不同群体所承载的功能。
（三） 研究结果

我们将搜集到的 ５７４ 个分析单位按照阿拉伯语使用情况分为两类： 使用阿拉伯语的标牌和未使用阿

拉伯语的标牌， 并对其百分比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１􀆰 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阿拉伯语景观使用情况

表 １　 阿拉伯语标识使用率

标牌语言 数　 量 百分比

使用阿拉伯语 １０８ １８􀆰 ８％

未使用阿拉伯语 ４６６ ８１􀆰 ２％

　 　 在拍摄到的 ５７４ 个分析单位中， 使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标牌有 １０８ 个， 所占比例为 １８􀆰 ８％； 未使用阿

拉伯语书写的标牌有 ４６６ 个， 所占比例为 ８１􀆰 ２％。 接近五分之一的使用率表明阿拉伯语在该地区公共

空间内可视性较高。
表 ２　 使用阿拉伯语的店铺主体种类

主体分类 数量 （Ｎ＝ １０８） 百分比 阿拉伯群体经营 本土经营

餐馆 ／小吃店 ３３ ３０􀆰 ５％ ２６ ７

涉外公司 ／机构 ３０ ２７􀆰 ８％ ８ ２２

服装鞋帽店 ２２ ２０􀆰 ４％ １６ ６

美容 ／美发 ／按摩店 ８ ７􀆰 ４％ ３ ５

超市 ／便利店 ／药店 ／手机店 ７ ６􀆰 ５％ ２ ５

宾馆 ／诊所 ５ ４􀆰 ６％ ０ ５

裁缝店 ／生活用品店 ３ ２􀆰 ８％ ０ ３

　 　 我们将使用阿拉伯语的店铺标牌按照经营范围分成 ７ 类，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按照数量由大到小排列

３８

① 参见 义 乌 市 公 安 局 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１３２０７９３４ ／ ２ｆ３ｃＧＷｃ５ｘＢｈＮｏｒｌＨＳｑＴ － ｓＪ４ＲＴＨ － ｉ９ＢｊｄｓＱＱｑｎＹ３
ｍｌｕｙｕ－ｓｊｂｈ９９Ｄｎ＿ ｔ＿ ２７ＤＱＲｍｅＥｏｃ２ｌＨｖＫＹＺｉＫＱ４ＰｓｚＢＧＢ７ＷＵ５ＸｖｗＱｍｕ＿ ｏｆＭ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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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三位依次是餐馆 ／ 小吃类、 涉外公司 ／ 机构类和服装鞋帽类。 餐饮类商铺共 ３３ 个， 占比 ３０􀆰 ５％， 其

中阿拉伯群体经营的民族餐馆有 ２６ 个， 本土经营的有 ７ 个； 各种涉外公司或机构的标牌有 ３０ 个， 占比

２７􀆰 ８％， 阿拉伯群体经营的有 ８ 个， 本土经营的有 ２２ 个； 经营穆斯林服装鞋帽的店铺有 ２２ 个， 占比

２０􀆰 ４％， 阿拉伯群体经营的有 １６ 个， 本土经营的有 ６ 个； 剩下的店铺依次为美容 ／ 美发 ／ 按摩类、 超市 ／
便利店 ／ 药店 ／ 手机店类、 宾馆 ／ 诊所类、 裁缝 ／ 生活用品店类。 从使用阿拉伯语店铺的种类和数量分布可

以大致判断出阿拉伯群体在该地的生活和工作轨迹。
２􀆰 标牌的优势语码

斯考伦·罗恩和斯考伦·苏西认为不同语码在标牌上的置放方式可以反映其优先关系。 一般而言，
在中心包围式的标牌中， 居于中心位置的为优势语码， 居于边缘位置的为弱势语码； 在上下排列式的

标牌中， 居于上端位置的为优势语码， 居于下端位置的为弱势语码； 在左右排列式的标牌中， 居于左

端位置的为优势语码， 居于右端位置的为弱势语码 （书写顺序从右到左则反之）。［１１］ 此外， 语码的凸显

性还受字体大小和颜色等因素的影响， 字体较大、 颜色鲜艳醒目的为优势语码。 我们依据斯考伦·罗

恩和斯考伦·苏西的方法确定多语标牌的优势语码，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含阿拉伯语标牌的优势语码

标牌语码 数量 （Ｎ＝ １０８）
优势语码

汉 英 阿 韩 乌 波

阿语单语 ４ ／ ／ ４ ／ ／ ／

汉—阿 １４ １３ ／ １ ／

汉—英—阿 ７８ ６７ ７ ４ ／ ／

英—阿 ７ ／ ７ ０ ／ ／

汉—阿—韩 １ １ ／ ０ ０ ／ ／

汉—英—阿—韩 ２ ２ ０ ０ ０ ／ ／

汉—阿—波 １ １ ／ ０ ／ ／ ０

汉—阿—乌 １ １ ／ ０ ／ ０ ／

合　 　 计 １０８ ８５ １４ ９ ０ ０ ０

　 　 在 １０８ 块阿拉伯语参与构建的标牌中， 语码组合形式共有阿语单语、 汉—阿、 汉—英—阿、 英—
阿、 汉—阿—韩、 汉—英—阿—韩、 汉—阿—波、 汉—阿—乌 ８ 种。 优势语码只有汉语、 英语和阿拉伯

语， 其他语码无一居于优势地位。 其中， 以汉语作为优势语码的标牌有 ８５ 块， 占比 ７８􀆰 ７％； 其次是英

语， １４ 块， 占比 １３％； 以阿拉伯语作为优势语码的标牌有 ９ 块， 占比 ８􀆰 ３％。 由此可见， 在阿拉伯语参

与构建的所有标牌中， 汉语作为本地区官方语言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 居于第二

主导地位； 阿拉伯语虽然应用广泛， 但与汉语和英语同时出现时优势地位被削弱， 居于从属地位。

三、 讨论： 阿拉伯语景观的功能

语言景观在现代语言生活中发挥着多重功能。 一般语言景观以全体读者为话语对象， 但异国风情

街人员构成复杂， 除了当地居民， 还包括很多暂住或常驻此地的外商以及大量的中外游客， 个体所拥

有的语言能力也不同。 在这种异质、 多元的语言环境中， 阿拉伯语景观在不同场域下对不同的语言群

体所承载的功能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 阿拉伯群体： 信息传递和身份象征

根据斯波尔斯基标牌语言选择理论， 标牌的书写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 （１） 使用设计者熟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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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语言； （２） 使用读者能读懂的语言； （３） 使用能表明自己身份或者希望被认同的语言书写。［１２］ 语

言景观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信息， 实现话语交际， 因此标牌的设计者首先需要考虑读者的语言需求，
才能实现交际目的。 根据统计结果， 在标牌上使用阿拉伯语的主要是面向阿拉伯顾客的私人商铺或服

务， 例如图 １ 至图 ４。
我们就在标牌上使用阿拉伯语的动机向 ３ 名阿拉伯店主和 ３ 名中国店主进行了访谈。 当被问及对标

牌上阿拉伯语的认知时， Ａ１ （巴基斯坦餐馆老板） 表示： “Ｆｏｒ ｍｅ， Ａｒａｂ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ｍ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 （对我来说， 阿拉伯身份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它把我和我们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Ａ２ （伊拉克理发店老板） 表示：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ａｂ 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ｐ ｎａｍｅ􀆰 ” （我们的本土和传统的阿拉伯身份应该反映在这个名字上。） Ａ３
（伊朗餐馆老板） 表示： “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ｍ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ｒａｂｉｃ ｎａｍｅ ｅｖｅｎ ｉｆ Ｉ ａｍ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ｄ􀆰 ” （对我

来说有一个阿拉伯名字很重要， 即使我身在异国他乡。） 这充分说明语言是种族身份的象征， 在多语博

弈格局中， 不同语言在公共标牌上的呈现常与该语言族群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地位以及自我身份认同

相关。［１］在汉语和英语等优势语码的夹攻之下， 阿拉伯群体通过使用民族语言表明自我身份， 努力维持

本民族语言的活力， 说明该群体自我身份认同感较强， 这种隐藏在语言选择背后的社会心理意义常常

是不易发觉的。 当被问及非阿拉伯群体顾客时， 他们普遍表示： “ Ｔｈ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ｗｅｌ⁃
ｃｏｍ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我们也欢迎他们， 他们可以从

英文和中文翻译中辨认出商店的种类。）

　 　 　 　 　 图 １　 伊拉克人经营的餐馆标牌　 　 图 ２　 本地人经营的清真糖果工厂标牌

图 ３　 阿拉伯人经营的理发店标牌　 　 　 图 ４　 接送阿拉伯人的汽车车身广告

中国店主的回答与阿拉伯店主并不一致。 Ｚ１ （中国服装店店主） 表示： “我们的东西主要是卖给阿

拉伯人的， 所以就特意找的阿拉伯语， 这样他们看起来方便一点。” Ｚ２ （中国服装店店主） 表示： “主
要是给阿拉伯人看的， 其实我自己看不懂， 也不知道翻译得对不对。” Ｚ３ （中国餐馆老板） 表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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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回族） 差不多都会说一点阿拉伯语， 店铺上的阿拉伯文就是 ‘清真’ 的意思……我们都是穆斯

林。”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访谈结果， 比起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 标牌上的阿拉伯语能够更加迅速地与

预期读者建立会话， 语言的实用价值更高。 除了受经济因素驱动， 由于宗教纽带关系， 很多中国的穆

斯林经营的店铺也常常给予阿拉伯语一席之地， 也侧面说明本地社会对该族群接纳度较高。 但是， 后

经阿拉伯语系老师辨认含阿拉伯语的标牌， 发现不少由本地业主设立的标牌或多或少存在阿拉伯语翻

译错误。 例如图 ５ 是中国人汽车车身上的广告， 直接使用阿拉伯语书写。 阿拉伯语的书写方向是从右往

左， 但其书写顺序刚好反之； 图 ６ 是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足浴会所， 直接将中文音译成阿拉伯语。 在这种

情况下， 阿拉伯顾客能否理解文本内容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图 ５　 接送阿拉伯人的车身广告　 　 　 　 图 ６　 中国人经营的足浴会所

（二） 游客群体： 异域风情

旅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新的体验，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１３－１４］ 在旅游环境中， 语言景观不仅发挥

着常规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 还经常被视为一种旅游卖点。 语言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和可开发的

性质， 具有观赏性、 趣味性、 稀缺性等特点。［１５］旅游区的语言景观是游客对景点进行视觉消费的首要符

号资源，［１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符号能营造一种身在异乡的 “真实感”， 在游客的旅游体验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１７－１８］利曼和莫丹发现美国华盛顿唐人街的中文标牌对非华人游客来说具有 “异域情调” 的吸引

力， 而对华人则营造出熟悉的真实感。［１９］此外， 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 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字常常作为一

种商品化的旅游符号性资源， 承载着当地文化特色， 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２０－２２］

近些年， 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正在从相对封闭的商业场所转变为开放的购物旅游景点。 我们观

察到， 在很多外籍人士经营的餐馆里不乏中国游客的身影， 他们以此获得新奇体验并感到满足。 Ｙ１
（中国游客） 表示： “就是在网上看到这边外国人很多， 晚上夜市很热闹才特意来的。” Ｙ２ （中国游客）
表示： “因为好奇才来尝试他们的食物的， 感觉不一样。” 我们还注意到， 中国游客会选择以阿拉伯语

店牌为背景拍照， 但对于这些阿拉伯语传递的内容信息并不在意。 Ｙ３ （中国游客） 表示： “完全看不

懂， 他们的文字跟汉字还是很不一样的。” Ｙ４ （中国游客） 表示： “如果老外开的店只用中文的话， 也

有点无聊， 虽然看不懂 （他们的文字）， 但还是挺好玩的。” 由此可见， 标牌上的阿拉伯文对很多中国

游客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符号， 其信息功能被剥离， 不具备交际作用。 但是陌生的语言文字， 配合阿拉

伯族群真实呈现的异国面孔、 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能够给游客创造出身在异国他乡的真实感， 不出

国也能领略异域文化。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 比起读者能够看懂的中文或英文， 充满异域风情的阿拉伯

文字更加符合游客的猎奇心理， 是吸引游客进店消费的重要卖点。
（三） 城市规划部门： 城市形象构建

语言的空间呈现不仅反映了微观层面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变迁， 也与城市规划政策密切相关。 特别

是在大城市， 语言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城市规划政策的影响。 少数族群语言具有独特的象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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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将其变成新的卖点。［２３］以唐人街为例， 温哥华的城市规划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认识

到唐人街的旅游和经济效益， 将其打造成充满活力和国际化的城市景观吸引外部游客参观， 辅助城市

振兴。［２４］中式建筑和标牌上的中文景观主要充当象征性和装饰性的设计元素， 将城市和社区营销作为独

特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使义乌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之都， 在此基础上， 义乌市政府和城市规划部

门 “充分发挥国际商贸优势， 推动旅游业跨越发展， 把发展旅游作为全市 ‘一把手工程’， 努力建设成

为国际商务旅游目的地城市”①。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 “异国风情街” 正是义乌着力打造的商务购

物娱乐核心区。 作为象征经济的重要工具， “异国风情街” 随处可见的阿拉伯语景观， 不仅能够吸引外

部游客消费， 同时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元素， 有助于将义乌市营造成一个时尚、 包容和开放的异域

风情旅游目的地和国际化城市， 提升城市的国际化形象。 此外， 从阿拉伯国家迁移至义乌并在此地定

居的生活型移民逐年增长， 也使得义乌市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语言环境。 在经济互通的同时促进人文

交流是 “一带一路” 建设民心相通的社会根基， 政府和城市规划部门认可阿拉伯语的使用价值并赋权

其在标牌上一定的呈现自由度， 一方面为阿拉伯群体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途径， 另一方面也有助

于构建和谐多元的语言景观风貌， 增进阿拉伯群体对义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促进中阿民意相合、 心

灵相通， 从而使语言景观参与并服务于 “一带一路” 的建设之中。

四、 结 　 　 语

外国移民聚居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跨域移动的产物， 强势外来语在本地社会的地位和使用

效果、 语言表征背后隐含的社会心理意义理应得到重视。 本研究通过调查义乌市 “异国风情街” 阿拉

伯语在公共标牌上的使用情况发现： 受移民群体的支持以及中阿经贸往来的影响， 阿拉伯语在该地区

公共空间内应用较为广泛， 但不同群体对阿拉伯语的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 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阿

拉伯语在本地的物质实践。 对于阿拉伯群体来说， 阿拉伯语不仅是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

重要工具， 也是种族身份的象征， 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标牌制作中体现本民族语言来构建自我身份认同。
但是对于顾客为阿拉伯群体的中国商人来说， 使用阿拉伯语则体现了标牌构建的理性原则， 通过迎合

目标顾客的语言偏好， 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对于不懂阿拉伯语的游客群体来说， 阿拉伯语的信息功能

被弱化， 其作为异域文化符号代表的象征功能被凸显， 故成为游客旅游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

于城市规划部门来说， 阿拉伯语是象征经济的重要代表， 规划者有意识地将语言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将移民聚集区连同语言的多样性打造成创造旅游收益的重要卖点， 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构建城市国

际化形象。
本研究对于 “异国风情街” 的语言景观构建和规划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和语言规划部门应当考虑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在关注城市经济和旅游效益的同时， 尊重阿拉伯群体在本地的语言权利和需

求， 特别要重视对反映阿拉伯群体真实语言态度的私人标牌的管理和引导， 及时了解标牌设立者的使

用态度和读者的理解， 从语言层面上采取策略， 促进阿拉伯群体对本地区的融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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